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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位茗者。
把古中国的时间揉碎，
泡在壶里慢慢煮沸。
倒进茶杯，
一口、一口地品，
品出古老河东历经的甘甜。
品出悠长岁月饱含的沧桑。

我是一位饮者。
把贡酒摆好，
供奉给唐尧虞舜，
去聆听先人，讲述他那贤德理政的
惠民经验。
敬献给晋文公，
去拜访贤君，谈论他那争雄霸主的
宏伟大业。
把醇香的美酒摆好，
宴请王勃共饮，欣赏他挥笔赋就的

《滕王阁序》，
与王之涣同醉，谛听他凭栏远眺

《登鹳雀楼》的吟诵。

我是一位舞者。
从运城版图上，
把涑水河扯下来当作我的丝带，
将伍兴湖摘下来做成我的明眸，
招集起河东儿女，
一起来到盐湖南风广场上，
唱着虞舜的南风歌，
舞步翩翩、歌声飞扬。

我是一位飞者。
我到中条山上用满山的枫叶做成龙衣，
把小浪底的一湖春水裁成圆做成龙珠，
将古绛儿女意气奋发的志向当作龙首，
靠景海鹏一群人的宏大理想当作龙翅。
从河东大地上腾飞，
飞向蓝天，
飞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二次走进八古洞, 是因为它的美，让

我无法忘怀！

八古洞在县城正北方，每年的三月中

旬至四月初，八古洞是金色的。上千亩的

连翘花竞相开放，满坡满谷是一片耀眼的

金黄色。三两片碧绿的麦田像绿色的翡翠

镶嵌在金色的花冠上，显得是那么的明

丽、纯净。七八株上百年的老杏树，擎着嶙

峋如墨的枝干，吐出粉白繁密的花朵，更

衬托出了连翘花的黄艳。

初春的八古洞，树木还未长出绿叶，

野草也未从枯草中探出身影，眼前的八古

洞，只有杏花的白，麦苗的绿，连翘花的黄

和天空纯净的蓝！

沟里零散分布着十几孔窑洞，现已无

人居住。许多年前，人们陆陆续续从沟里

迁到东边坡顶的平坦处。现在，虽然村民

们住成了青砖瓦房，但村名依然叫八古

洞。八古洞这一村名寄寓了后辈对先祖来

此开荒种地，艰苦生活的无限敬仰之情。

如果把县域内的续鲁峪、磨里峪、里

册峪、陈村峪、紫家峪、冷口峪比做是围在

绛城背上的一条华美的披肩，那么八古洞

就是坠在绛城胸前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从残破的土墙内伸出一枝粉白娇艳

的杏花，一枝含苞待放的梨花或一枝虽已

春意萌动，尚未吐绿着花的枣树枝，足以

看出当年主人对生活的热爱。现在，虽然

人去窑空，但人们留在沟里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随着岁月的更替，随着汗水的播洒，

已变成了满坡满谷摇曳在春风里的连翘

花。

在层层花树围绕着的一处坡顶上，有

一处红砖青瓦的院落，院中住着一对老夫

妻。从覆着野草的低矮门楼走进去，老爷

爷和老奶奶依旧是去年的样子，他们坐在

屋门前腌咸鸡蛋。老爷爷和老奶奶面前的

白瓷碗里各放着一碗和好的稀泥，另一只

碗里，则放着小半碗晶白的细盐。泥也不

是什么特别的泥，就是从自家院里随手抓

来的两把土，兑些水和成的。鸡蛋是自家

喂养的几只土鸡产的，老奶奶极其认真的

把鸡蛋的两头在泥里沾一沾，让鸡蛋的两

头裹上泥，再把沾上泥的鸡蛋在咸盐里沾

一沾，然后把鸡蛋放进一个光洁的小坛子

里。老奶奶说：“这样腌出来的鸡蛋没有腥

味，腌一个月就能吃了”。老爷爷照着老奶

奶的样子做着。在春日的暖阳下，一对白

发苍苍的老人，不紧不慢又极其认真的劳

作着。几只土鸡正在院中啄食着主人特意

为它们栽种的一小片麦苗。用土墙围起的

宽阔院落里，种着半院的牡丹，要不了多

久，当连翘花落下的时候，院中就会盈满

牡丹花的香……

墙外、房后，几株高大的泡桐，象威武

的士兵守候着这里的主人，春末开放的泡

桐花也是极其诱人的。

院外的连翘花下，种着一畦韭菜、几

行蒜苗、一小片菠菜，老爷爷老奶奶在遍

地金黄的连翘花丛里过着自给自足的淳

朴生活。这样的日子，正象他们贴在门口

的那副春联上所写的那样：“好日子舒心

如意；美生活幸福平安”。

想念那一群洁白的山羊。去年我来的

时候，它们正在田间地头，啃食着枯草或

嫩芽。几只欢快的小羊，淘气的互相追逐

嬉戏，看到沟外来客，好奇的大睁着双眼，

那摸样真是可爱极了！那眼里流露出的是

怎样的天真啊！今年，我们错过了相逢的

时机，我在连翘花丛徜徉的时候，它们已

经回到了东边的坡顶，我只遥遥的看到一

片白云，缓缓飘进了村庄……

我刚想出门，房门被敲响，打开一看，竟
是本村支书。他跨进客厅，把一个细长的纸箱
放到茶几上，纸箱两端和中间系着三道红绳，
使人想到人们跳秧歌舞时腰里系的红绸带。

“哥，你来就来呗，还带啥东西？”支书叫
河顺，比我大几岁，虽然是同村的，但住得较
远，我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外工作，很少回老
家，与他没啥来往。

支书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指着长纸箱
买关子：“你猜我给你拿的啥稀罕东西？”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纸箱，两副白嫩嫩、
细腻腻、圆嘟嘟、俊俏俏的全藕展现在眼前，
藕身最上端的藕尖，白里透红，莹若宝玉，挺
拔俊秀，使人联想矗立在卫星发射塔上的箭
头。第一藕节左面侧，旁生出一个更加白嫩
的藕杈，俏皮地歪着头颅，好奇地盯着多彩
的世界，活脱脱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意外的
惊喜迅即注入全身，我不由脱口夸赞：“啊，
谢媒藕！”

昨天儿子完婚。今天一早，我去超市置办
谢媒礼物，自然不会忘记买上一副谢媒藕，但
蔬菜专柜里的莲藕最多只有两节。我问柜员：

“有没有整副的莲藕，谢媒用。”柜员摇头答：
“莲藕是从外地运来的，全是中间的藕节。”我
只得挑了两副又粗又长的两节藕，充当谢媒
藕。惋惜地想，也只能这样了。但怎么也想不
到，老家人给我送来两副全头全须、完完美美
的谢媒藕。我轻轻抚摸着它细腻的肌肤，问：

“哥，涑水河断了流，咱村不是早就没藕地了
吗，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好的谢媒藕？”

一宗媒，三辈恩。当地有个习俗，小辈成
亲后，男家要准备几样重礼登门谢承媒人。
除了大肉、烟酒、糕点外，必须要有一副谢媒

藕。莲藕被北宋学者周敦颐称为“出淤泥而
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枝不蔓，
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君子，男家准备谢媒
礼物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肉可以少点，酒
可以次点，烟可以差点，但谢媒藕绝不能含
糊，必须是四节以上，带尖、带把、带杈，寓意
媒人十全十美，节节高升，否则，就是对媒人
的不敬。

莲藕是泥水里生长的精灵，在江南水
乡，它可能是非常普通的蔬菜，但在地处黄
土高原的晋南，只有涑水河沿岸水源充足的
地方才能生长。要想得到谢媒藕，更不是件
容易的事。主婚人把购买谢媒藕当做一件大
事，提前到产地预订。

我的家乡乔寺村依偎在涑水河的臂弯
里，早在明朝时，就大量种植莲藕，是当地有
名的藕乡，时常可以见到十里八乡的人到村
里花高出市场几倍的价格订购谢媒藕。

要把长在黝黑的淤泥的莲藕完完整整
地挖出来，不是件容易的事。上世纪七十年
代中期，我在本村七年制学校毕业，16 虚岁，
长成一米八几的个头，有股蛮劲，拉平车，翻
地等农活都不在话下，总觉得自家已经长成
汉子。隆冬，藕乡收获季节，村里男性壮年劳
力都下藕池挖藕，我向生产队长要求下池挖
藕，队长说，挖藕要有窍道，让我先跟把式
学。我一梗脖子：“不就是把莲藕从淤泥里挖
出来吗，我有的是力气，这活能难倒我？”队
长只得答应。我用铁镐破开半尺厚的冰凌，
抄起特制的藕锨，朝淤泥中挖去，只听“咔
嚓”一声，我挑开淤泥一看，露出莲藕白花花
地横断面，每个藕眼里都溢出乳白的藕汁，
顺着黑泥往下流淌，我的心立即像被刀捅了

一下，想，倘若莲藕是人，被我这鲁莽的一锨
拦腰截断，流出来的就不是藕汁了，而是艳
红的鲜血！周围挖藕的乡亲听到切断藕的咔
嚓声，纷纷停下看我，大伙虽然未说什么，但
眼神里带着责备。生产队长走到跟前，指着
被截断的藕数落我：“看你把藕遭蹋的，你就
不心痛？”手一挥，用不容反驳的口气命令：

“别再逞能了，去跟河顺学去！”这也难怪，正
值“穷过渡”的年代，其它村庄每个劳动日只
有一两毛钱，村民辛辛苦苦干一天，只能换
几盒火柴，而我的家乡每年出产的几十万斤
莲藕都能赚回数十万元票子，每个工值高达
一块钱左右，有劳力的家户每年可分几百元
红。村民们都把莲藕看成钱串子，若把莲藕
截断，只能贱买，等于把到手的钱扔到泥里，
难怪队长朝我发凶。

理亏的我红着脸，掂起锨，走到河顺挖
藕窝里。河顺边挖藕边对我说：“挖藕先要懂
藕，你只要仔细观看坦露在淤泥表面上的藕
尖的朝向，就能判断出藕身的深浅和走向，
下锨就有准了。我瞪大眼睛，看到藕锨在河
顺手里上下翻飞，左挑右挖，很快就把几副
全头全须的藕挑了出来。我佩服之极，恭敬
地说：“哥，你太厉害了，我一定好好跟你
学。”之后，我像着了迷，跟着河顺哥一招一
式的学，几天后，我终于挖出一副完整的藕，
特意用锨角挑着藕最下段的藕节，从挖藕窝
子里出来，高高举过头顶，放到突起的泥堆
上，向乡邻们标榜自己的杰作。队长走过来
夸奖：“这还差不多。”又对河顺说：“有人来
订谢媒藕，你给挖两副。”我自告奋勇：“哥，
这谢媒藕，我挖。”我好不容易把一副藕挖出
来，可一不小心碰坏了藕杈，功亏一篑。河顺

耐心地说：“藕杈大都要长在藕身的里手，藕
尖朝那面，藕杈就长在哪面，你操点心。”我
茅塞顿开，果然顺利地挖出两副谢媒藕。买
者来拿谢媒藕时，河顺特意指着我说：“这两
副谢媒藕是他挖的。”队长脸上露出笑意：

“你算出师了。”
这谢媒藕是咱村新恢复的藕地产的，今

天我来给你送谢媒藕，就是代表全村乡亲感
谢你这位有功之臣。”我一下子懵了，慌忙摆
手：“哥，你是不是弄错了，我可没为咱村恢
复藕地做啥事情。”

“错不了，我问你，你是不是写过咱村莲
藕的文章？”

三年前，省里举行环保征文大赛，我写
了篇追忆家乡盛产莲藕、后因环境破坏、河
水断流莲藕产业夭折的散文《扯不断的藕
思》，得了金奖，并在多家报刊上发表。我点
点头认可，问：“这跟咱村恢复藕地有啥关
系？”

“正是你那《扯不断的藕思》，感动了咱
村在省城批发服装的两个年轻人，带了一批
钱回来，依靠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成立了
莲藕专业合作社，聘请我当顾问，在村东面
打了两眼深井，恢复了几十亩藕地。前几天，
我从你本家哥嘴里得知你儿子娶亲，便亲自
下藕池挖了两副谢媒藕送过来，好给咱藕乡
长长脸。”

家乡是游子永远的牵挂。这些年，我每
次回家看到干枯龟裂野草丛生的藕池，就心
如刀绞，作梦也想不到它会有重生的一天。
睹物生情，我再次盯看洁白细腻的谢媒藕，
一股冲动涌上心头，对支书说：“哥，荷花盛
开时，我一定回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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